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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梁

那是改革开放初期，父亲看到有人
做生意发了家，也想试试。他觉得自己
当过老师，有点文化，干什么都不会
错。于是，父亲豁出血本，还借了不少
钱，去做小生意。谁知，因为没有经验，
小半年过去了，父亲的小生意不仅没赚
到钱，还把本钱都赔了进去，借别人的
钱也还不上。

一天夜里，停电了，那时停电是常
有的事。家里为了省钱，连蜡烛都没
点，一家人在漆黑的夜里无奈地枯坐
着。父亲一言不发，只顾闷头抽烟，我
只看到黑暗中他手中的烟一亮一亮
的。母亲不停地唉声叹气。我和哥哥
看出气氛不对，大气儿不敢出。过了一
会儿，有两个讨债的上门，催着父亲还
钱，可家里一分钱也没有。母亲面子
薄，被讨债的挖苦了几句，忍不住哭了
起来。那两个人走后，母亲哭得更厉害
了。她边哭边絮叨：“这么多钱，咱们怎
么还呢？让你老老实实在家里种田，你
就是不听。现在好了，这日子以后可怎
么过……”

寂静的夜里，母亲的声音显得分外
刺耳。那种难熬的时光，总是那么慢，
夜也显得格外漫长。很久很久，母亲的
声音停止了，父亲的烟也掐灭了，黑黑
的屋子里又沉寂了。可是，谁都没有睡
意。我心里升腾起一种前所未有的烦
躁和恐惧，忍不住问：“妈，天什么时候
才亮呢？”母亲不做声，父亲却好像突然
明白了什么一样，“嚯”地起身说：“心里
有光，天就会亮！”接着，父亲分析了他
的经营状况以及那段时间以来的经验
教训，很有把握地对母亲说：“放心吧，
难关会过去的。”然后他好像是自言自
语，又像是对着我们，重复说了一遍：

“心有光，天会亮。”
看着父亲重新振作起来，我们都像

吃了定心丸一样，倒头睡去。等睁开眼
睛一看，黎明已经到来，新的一天开始
了。

父亲没有放弃经营半年的小生意，
毕竟也积累了一些经验。他改变了经
营方法，同时还去向别人取经，改变进
货渠道和品种。经过父亲不懈的努力，
我们的小生意终于做得红火起来。到
了年底，我家成了村里第一家“万元

户”。父亲靠着他的乐观坚强，让家里
的日子越过越好。“心有光，天会亮。”这
句话也成为父亲的“励志格言”，每当遇
到难事，他都会这样为自己打气。

我遇到的第一次挫折，是高考失
利，没能考上大学。那段时间，郁闷到
了极点。父亲对我说：“心有光，天会
亮。”在父亲的鼓励下，我振作了起来，
又回到了母校复习。经过一年的拼搏，
终于圆了自己的大学梦。

我毕业几年后，被安排到极为偏远
的山区工作。我当时真的有“被贬荒凉
地”和“发配到边关”的感觉。每次回
家，我总是一言不发，有时一个人喝闷
酒。父亲看在眼里，对我说：“这点事算
啥，只不过是对你的考验。在哪儿都是
干工作，工作干好了就行。这人呐，无
论啥时候，心里都应该有光。心里有
光，天才会亮！”父亲的一番话，让我满
怀激情工作起来。我在山区把工作做
得有声有色，赢得了大家的肯定，自己
也很有成就感。

多年过去了，人生起起落落。每当
我处在黑暗中时，我都会对自己说：心
有光，天会亮！

心有光，天会亮
大雪过后，依然无雪
一些预设的情节相继扑空
比如“红泥小火炉”
比如“独钓寒江雪”

自然界的雪愈来愈少了
江湖之上红尘喧嚣
西风在暗藏凛冽的霸气之后
已经平庸得碌碌无为

盼一场雪
重展江山万里雪飘的辽阔
盼一场雪
把我许多年前散养在山中的纯洁
逐一收拢
还原最初的白

盼 雪
陈政昌

张军霞

周末，朋友打电话来，约我一起逛街，我
不好意思地回绝了。因为我所居住的小区，
周末要吃团圆饭，这次轮到我值日了。说起
团圆饭的由来，还有一个小故事。

半年前的一天，由于雨后路滑，住在一楼
的小刘，下班途中摔倒，右腿骨折，由于双方
老人都不在身边，妻子要往医院跑照顾丈夫，
还要接送女儿丽丽上学，没过几天就把自己
也累得病倒了。

一家三口，两个大人都倒下了，住在对门
的王婆婆得知情况，当晚就把丽丽接到自己
家，为孩子做可口的饭菜，还认真地辅导孩子
功课，只是她因为年迈不能送孩子上学。这
时，另一位邻居李奶奶又伸出援手：“我可以
骑着三轮车送丽丽上学啊。”

于是，在小刘住院的20多天里，丽丽的
学习成绩一点没落下，被两位老人照顾得十
分妥当。为了表示感谢，小刘在出院之后，隆
重地表示要请两位老人到饭店吃大餐。她们
却不约而同地拒绝了。小刘干脆和妻子一起
动手，在家里做了几道家常菜请老人吃。两
位老人吃得非常开心，王婆婆还十分感慨地
说：“别看咱们老了，关键时刻还能帮年轻人
一把呢！”李奶奶则说：“邻居之间多来往一
些，显得多亲热，特别是咱们这样的老人，难
得有机会聚在一起说说话……”

当天晚上，小刘反思两位老人的感慨，不
由萌生了一个想法：组织邻居们一起行动，每
逢周末就把小区里60岁以上的老人聚到一
起吃顿饭，让他们结交新伙伴，生活不再那么
寂寞。他把这个想法发到了我们的微信群
里，很快得到了不少人的响应，大家反复讨论
了好几天，终于确定了活动的基本方案：吃饭
地点就在小区的活动室，每周至少有5个人
轮流值班准备食材，年轻人尽可能都去帮忙，
费用也由大家AA制来承担。

如今，半年过去了，每逢周末，我们小区
里总是格外热闹，老人们开心地奔走相告：

“走，去吃饺子，吃大锅菜喽！”老人们聚到一
起聊得开心，年轻人看着也高兴，大家互相交
流一些关于如何教育子女、孝敬老人的话题，
分享自己家庭的美满，在传承好家风的同时，
邻里之间也更加亲密了。

谁说生活在城市的邻居之间，永远只能
隔着一扇冰冷的防盗门呢？周末的团圆饭，
让我们感受到了淳朴的邻里情。

团圆饭里情谊深

刘新宁

吃盐水鸭时剩下一只鸭头，妻说扔
了，我觉得可惜，就放在了冰箱里。晚饭
时拿出来，佐一杯老酒，有滋有味地品了
起来。

妻奇怪地问，鸭头有什么好吃的？
我说，真正喝酒的人并不喜欢大鱼大肉，
只这些头、脚、内脏和骨架才有嚼头，而
且这些东西里还有另一番滋味，那可是
别人很难享受到的。妻问什么滋味。我
便边吃边讲起来：鸭头既是很好的下酒
菜，也有不少文化和乐趣在上面。鸭头、
鸡头、鱼头、羊头都是美食，营养也丰
富。在制作上，鸭头有酱、卤、熏、炸、麻
辣、烧汤等。吃头上，鸭头的唇、舌、眼
窝、头皮、内脑等各有各的味道，而且均

具特性，鸭唇酥脆、舌滑韧、眼窝软嫩、头
皮薄滑、脑滋腻，都是鸭子其他部位、乃
至其它食物无法比拟的。一只鸭头可下
酒二两，也可下饭一碗。

《红楼梦》第六十二回，宝玉等人过
生日，史湘云喝了一口酒，忽见碗内有半
个鸭头，遂夹出来吃脑子。众人催她别
只顾吃，快说酒令。湘云便用筷子举着
鸭头说，这鸭头不是那丫头，头上哪有桂
花油？众人越发笑了起来。鸭脑状似豆
腐，甘滋如脂，轻挑一筷入口，那股油香
软腻的感觉霎时传遍全身，让人品咂再
三、回味无穷，难怪湘云只顾吃了。由此
也可知：清代的富贵人家也把鸭头当好
东西，舍不得丢弃。从鸭头酒令想起一
副对联，从前有人以“丫头啃鸭头，鸭头
咸，丫头嫌”出对要友人对，友人百思不

得，徘徊间见两小儿打桐树上的桐子，遂
以“童子打桐子，桐子落、童子乐”应对。
后人也有以“麻姑吃蘑菇，蘑菇鲜，麻姑
仙”和“员外扫园外，园外净，员外静”为
对的，也贴切。

鸭头不只是佳肴还是良药，以绿头
鸭的头和血放一起捣碎做成的鸭头丸，
可以治水肿、通小便、疗喘急。王献之唯
一传世的书法真迹只有15个字，就是他
和朋友谈论鸭头丸的，因此又称“鸭头丸
帖”，现藏上海博物馆。这幅珍品书风灵
动、笔法散逸，令人观之不足，同样可以
下酒。中国丰富的饮食文化和神奇的汉
语汉字艺术总让人有享用不尽的美好，
一个鸭头就有这么多种做法，能引出这
么多内容，发挥出不止它自身的滋味，甚
至拥有超过一只鸭子的附加值，真让人
有些不敢相信。

杯中的酒已尽了，鸭头也变成了几
根骨针和两片指甲大的薄壳，我遂用它
摆成一只螃蟹的样子，想象着这只鸭子
也曾在水中和螃蟹嬉戏过。

鸭头虽小滋味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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